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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
面
人
﹂
又
稱
﹁雙
面
人
﹂
，
原
本
是
心
理
學
名
詞
﹁雙
重
人

格
﹂
的
通
俗
說
法
，
是
一
種
人
格
分
裂
現
象
，
屬
於
精
神
疾
病
範
疇
。

當
今
內
地
報
章
激
烈
抨
擊
的
﹁兩
面
人
﹂
，
與
人
格
分
裂
現
象
無
關
，

也
與
通
常
說
的
人
的
兩
面
性
不
同
，
而
是
特
指
政
壇
上
那
些
兩
面
派
人

物
，
或
是
說
一
套
、
做
一
套
，
或
是
明
一
套
、
暗
一
套
，
口
是
心
非
，

言
行
脫
節
。

如
果
要
做
比
擬
，
拿
《
鏡
花
緣
》
裡
描
述
的
﹁兩
面
國
﹂
中
人
作

參
照
，
倒
是
很
恰
當
的
。
清
代
作
家
李
汝
珍
，
在
《
鏡
花
緣
》
第
二
十

五
回
裡
，
借
多
九
公
之
口
說
道
：
這
兩
面
國
中
人
，
都
長
着
兩
張
臉
，

﹁前
面
一
張
臉
尋
常
，
後
面
一
張
臉
卻
是
十
分
醜
陋
兇
狠
、
猙
獰
齷
齪

，
輕
易
不
能
露
出
的
。
而
且
尤
為
奇
怪
的
是
，
越
是
前
面
那
張
臉
正
氣

凜
然
、
相
貌
堂
堂
、
慈
眉
善
目
或
者
天
真
爛
漫
，
背
面
那
張
臉
越
是
猥

瑣
奸
邪
、
惡
形
惡
狀
。
所
以
，
一
概
都
戴
一
頂
特
製
帽
子
遮
蓋
，
這
頂

帽
子
名
稱
尤
其
好
聽
，
叫
做
浩
然
巾
。
﹂

如
今
淪
為
階
下
囚
的
那
些
落
馬
的
高
官
，
多
半
是

﹁兩
面
國
﹂
中
人
。
在
台
上
時
，
他
們
也
都
帶
着
一
頂

﹁浩
然
巾
﹂
，
示
人
以
清
正
廉
潔
的
面
孔
，
扯
下
他
們

的
﹁浩
然
巾
﹂
之
後
，
我
們
看
到
的
卻
是
饕
餮
般
的
巨

貪
面
孔
。
河
南
省
原
交
通
廳
長
張
坤
桐
剛
上
任
時
，
曾

信
誓
旦
旦
地
說
：
﹁全
省
的
高
速
公
路
修
到
哪
裡
，
黨

風
廉
政
建
設
就
延
伸
到
哪
裡
！
﹂
可
他
一
下
基
層
，
就

沿
途
收
受
賄
賂
，
案
發
時
已
受
賄
一
百
多
萬
元
。
成
克

傑
在
接
受
中
央
媒
體
採
訪
時
曾
說
：
﹁想
到
廣
西
還
有

七
百
萬
人
沒
有
脫
貧
，
我
這
個
當
主
席
的
是
覺
也
睡
不

好
呀
！
﹂
然
而
誰
會
想
到
，
這
位

憂
國
憂
民
之
心
溢
於
言
表
的
主
席

先
生
受
賄
款
物
竟
達
四
千
多
萬
。

湖
北
省
財
政
廳
原
副
廳
長
曾
繁
衍

曾
主
編
過
廉
政
教
材
《
歷
史
的
啟

迪
》
，
並
為
該
書
作
序
，
大
聲
疾

呼
﹁改
革
開
放
，
繁
榮
經
濟
，
要

堅
定
不
移
；
保
持
廉
潔
，
反
對
腐

敗
，
也
要
堅
定
不
移
﹂
。
原
南
京
市
委
書
記
楊
衛
澤
，

曾
以
﹁近
淤
泥
而
不
染
﹂
而
著
稱
，
最
終
還
是
沒
能
從

﹁做
一
世
好
官
不
易
﹂
的
感
慨
中
全
身
而
退
。

這
些
台
上
大
講
腐
敗
危
害
，
台
下
依
然
受
賄
的
人

，
哪
個
不
曉
得
廉
潔
的
好
處
，
又
何
嘗
不
知
貪
腐
的
下

場
？
有
人
昨
天
還
在
對
部
屬
進
行
警
示
教
育
，
孰
料
今

天
自
己
就
被
﹁雙
規
﹂
了
。
這
些
人
，
或
者
是
以
為
自

己
的
﹁行
跡
深
藏
，
不
會
中
槍
﹂
；
或
者
是
以
為
自
己

﹁位
高
權
重
，
沒
人
敢
動
﹂，
嘴
上
說
的
是
一
套
，
心
裡

想
的
是
一
套
，
暗
地
裡
做
的
又
是
另
一
套
，
又
豈
止
是

心
口
不
一
，
言
行
脫
節
？
往
輕
裡
說
是
巧
言
偽
飾
，
言

不
由
衷
，
往
重
裡
說
就
是
欺
騙
輿
論
，
愚
弄
公
眾
。
這
些
手
中
握
有
國

家
權
柄
的
官
員
，
其
行
為
和
影
響
非
一
般
民
眾
可
比
，
因
而
必
須
上
升

到
公
共
建
設
或
曰
社
稷
的
層
面
去
認
識
。
正
因
為
如
此
，
荀
子
在
《
大

略
》
中
申
述
：
﹁口
能
言
之
，
身
能
行
之
，
國
寶
也
。
口
不
能
言
，
身

能
行
之
，
國
器
也
。
口
能
言
之
，
身
不
能
行
，
國
用
也
。
口
言
善
，
身

行
惡
，
國
妖
也
。
治
國
者
敬
其
寶
，
愛
其
器
，
任
其
用
，
除
其
妖
。
﹂

荀
子
的
這
段
話
，
應
該
說
是
非
常
警
辟
的
，
指
出
了
治
國
理
政
需

要
區
別
對
待
的
幾
種
人
，
結
論
是
﹁敬
其
寶
，
愛
其
器
，
任
其
用
，
除

其
妖
﹂
。
當
今
廉
政
風
暴
中
落
馬
的
那
些
﹁兩
面
人
﹂
，
正
是
勢
在
必

除
的
﹁國
妖
﹂
。
有
道
是
﹁慶
父
不
死
，
魯
難
未
已
﹂
。
﹁國
妖
﹂
不

除
，
民
心
何
以
平
，
黨
風
何
以
正
，
國
威
何
以
振
？

看到林立的高樓
，總不由得拿最能代
表中國古典民居的四
合院做比較。

在傳統中國社會
中，四合院是財富與

富貴的象徵。士紳們對住宅的最高追求是精
緻舒適的四合院，乾隆寵臣和珅富可敵國，
以住宅論，不過多建了幾座四合院。連北京
故宮中，帝王們所住的地方也不過是豪華型
的四合院。而在廣大的中國鄉村，四合院往
往成為鄉間尋常百姓虛飾家境的招牌。我家
祖上即建有一座二進四合院，說實話，那土
坯牆，那窄小的開間和寒酸的用料，只能說
明祖上為家庭的體面勉力而為，並不能體現
家境的富裕。我自小生活在這樣的四合院中
，從沒有感覺到居住的舒適。中國傳統木構
架建築的速朽與晦暗，常常給人帶來煩惱，
但這樣的宅院，還是給我和兄弟們帶來了童
年的快樂。那天井般的小院，是一個自由自
在的私人空間，可以盡情嬉鬧。後來，去晉
中的祁縣、太谷、平遙（所謂祁太平）看了
幾座晉商豪宅，才知道真正的四合院是什麼
樣子。在由財富營造的空間裡，主人將榮耀
和富貴渲染到了極致，奢侈地揮灑着文化碎
片，用雕刻與彩繪將自己的理想與渴望瀰漫
到各個角落，在舒適之外，又表現出主人的
風雅。

四合院將實用與文化融為一體的特點，
使它在漫長的農耕文明時代包容了權貴、土
子和草民等各階層人士，成為最具代表性的
住宅模式。而現代的住宅樓本身承載的文化
元素並不豐富，無論怎樣經營，總能讓人嗅

出身上的平民氣息。多數人可望而不可及的景觀別墅才是當
今中國富貴階層的標誌性建築。

有人說，四合院最講究個合字，四面圍合，只向天空敞
開。這話說的不錯，卻忽略了即使敞開的天空也有私密性。
站在院外的人，看到的一定是與站在院落內不同的天。其實
，現代人所居住的單元樓住宅，也講究個合字。只是由過去
四合院的四面圍合，變成了六面圍合，僅就個體的家而言，
比四合院更封閉、更講究私密性。至今沒有專家研究兩種完
全不同類型的住宅對人生會有什麼影響。我想，封閉型的院
落與同樣封閉的樓房應該會對人產生不同的影響。中國四合
院的內向特質，無論如何也會對人的性格產生影響，從這種
院落裡走出去的人無疑會比住在敞開式院落的人更懂得規矩
禮讓，性格更內斂，處事更保守。由傳統模式構築起的住宅
，可能比任何說教對人的影響都大。比起四合院，單元樓房
更封閉，那種疊壘而起的住宅，是一個個豎直堆積的方盒子
，但這種住宅封閉的只是生活的一部分，居住其中的人如同
巢穴中的鳥兒，從飛離的那一刻起，所有空間都具有公共性
質，所有與自然相關的都是公共的，包括飄浮的雲彩、流動
的空氣、腳下的水泥地、行走的柏油馬路和繁華熱鬧的大街
，不會有自己的天空，也不會有專屬於自己的腳踏地，連飄
灑的雨水和飛揚的雪花都是公共的。在這樣的環境中生活具
有更大的競爭性、挑戰性和誘惑性，因而，住在單元樓裡的
居民實際距離公共空間更近，開放性更強，思維形式更活
躍。

工業化時代所產生的住宅建築，如同工業產品一樣，講
究規範化。走進一個小區，所有的住宅都是一個模樣，如果
不記得樓號門牌，會像走進迷宮裡一樣。在整齊劃一的框架
式住宅面前，傳統意義上家的概念正在不斷淡化，不再被視
為生命之根，也不再有能夠回憶起童年生活的那個宅院。所
有的人都被擠壓在樓層空間之中，用鋼筋水泥和時髦的裝潢
材料以及新式傢具，來維繫家庭的安全感和舒適度。這種疊
壘的框架式建築以整體的高大挺拔，實用美觀的雄偉氣派，
在給居民增加自豪感的同時，又用一排排蜂巢般的窗戶提醒
他們，與自己同樣棲居在半空的還有許多個家庭，頭頂、腳
下、左邊、右邊都有和你一樣生活在這幢建築裡的活生生的
人。所以，與四合院單一的家族化不同，現代住宅對居民的
集體意識要求更高，對規矩制度要求更嚴，對公共環境的融
入能力要求更強。居住在這樣的空間中，農耕文化中的散漫
、無序、中庸、內斂等缺陷，會被工業時代的嚴謹、規範和
集體精神無情地替代，如果不能適應，最好還是回到鄉村去
過農耕生活。

二○一二年，男拔萃資
深音樂老師鄭基恩先生接任
第十任校長。履新伊始，鄭
校長以兩句話為學校未來的
發展方向定下基調，一為 「
捨霸道而行王道」，一為 「

Never settle for less」。兩年以來，行之頗力，成效
漸顯。

鄭校長上任後說： 「很多東西我們也在變，去
年一些口號如千秋霸業，今年我說不好了。我們要
王道、不要霸道。」所謂 「王道」、 「霸道」，本
來分別是先秦儒、法兩家的術語。王指禹、湯、文
武，霸指春秋五霸。 「王道」以仁義道德為基礎來
實現國家的治理， 「霸道」以功利主義為基礎，強
調君主集權、富國強兵、嚴刑峻法、土地擴張，但
溯其淵源，未嘗沒有 「尊王」的旨意。

有這樣一段故事，差可說明王霸二道的區別：
西周建國後，姜太公封於齊，周公旦封於魯，但留
守洛陽為年幼的周成王攝政。太公到齊國五個月，
事務就安定下來，於是向周公彙報情況。周公問：
「怎麼這樣快？」太公回答： 「我簡化君臣間的儀

節，一切順從當地風俗，所以這樣快。」周公不能
親自到魯國，於是派兒子伯禽前往。三年以後，魯
地才安頓下來。聽取伯禽彙報時，周公問他為什麼
這樣晚？伯禽回答： 「我改變當地的風俗禮儀，三
年才能見效，所以晚了。」這時周公問太公： 「你
如何治理齊國？」太公說： 「尊賢尚功。」周公說
： 「齊國後世必有篡弒之臣。」太公反問周公： 「
你如何治理魯國？」周公說： 「尊賢尚親。」太公
說： 「魯國以後會日漸衰弱。」果然，後來姜齊被
田齊取代，魯國被三桓控制而日衰。

可以說，周公、太公分別是 「王道」和 「霸道
」的代表。 「王道」的培養要深耕固植， 「霸道」

的效果卻立竿見影。因此， 「霸道」歷來遠較 「王
道」受歡迎，是不言而喻的。不過，周公尚親的本
意，是希望人們把親親之義推而廣之，令舉國充滿
仁義愛敬之心。（用現代的話來說，尚親就是大家
如手如足，建立起良好的人際關係、團隊精神。）
太公尚功的本意，則是希望人們盡快安定寬裕起來
，衣食足而後知榮辱、富而好禮。然而， 「王道」
是思想、是信仰， 「霸道」是手段、是方法，思想
信仰沒有手段方法來推行就無法貫徹，手段方法沒
有思想信仰來指引則善惡難辨。故後世帝王更傾向
於王霸兼用： 「王道」是不變之宗旨，霸術是應變
之技巧；但 「霸道」只可以強權杜人之口， 「王道
」卻能以仁義服人之心，二者的主從關係是十分清
楚的。

拔萃 「王霸之辨」的開端，至少可以追溯到二
十世紀初期。一九一七年，費瑟士東牧師（Rev.
W. T. Featherstone）成為第三任校長後，作出兩項
令人感到不可思議的決定：第一是將頒獎日（
Prize-giving Day）改為演講日（Speech Day），徹
底取消頒獎環節，改為邀請校友或社會賢達作演講
；第二是下令退出所有校際體育錦標賽，同時不得
在校內組隊、頒發體育獎項。然而，這並不表示費
牧不大力支持體育活動。他只是認為，體育活動的
功能是強健體魄、培養運動家精神，而不是培訓專
業的運動員，讓學子唯獎杯馬首是瞻。同樣道理，
片面追求成績上的高分可能產生一批埋首書堆卻未
必具有團隊精神、社會關懷的 「刨蟲」，這大概是
費牧所不欲見的。如此舉措也從側面反映出，當時
的拔萃校內已有過份注重學業成績和課外活動表現
的傾向，而這對學生身心的健全發展未必有利。到
一九五零年代，拔萃的學業成績依然在全港處於領
先地位。而施玉麒校長（Canon G. S. Zimmern，
第六任）為進一步貫徹群育，更大力提倡學生間的

「義氣」。同學們因而知道：在團隊精神中，為善
固應同樂，但即便是一齊觸犯校規，也不應相互舉
報。出賣朋友，畢竟是可恥的行為。

反觀千禧年後政府的教育改革政策，正如黎澤
倫校長（第八任）所言， 「混亂不堪」。影響所及
，德育、群育、美育的訓練嚴重匱乏，即便是智育
和體育也岌岌可危：因為學生們無論在學業上還是
課外活動上的努力，都指向唯一的目標──不斷增
加個人履歷表上的出彩條目，以免輸在升學、就業
的 「起跑線」。（這正如 「霸道」之講求富國強兵
，而忘記了尊王修德。）加上轉為直資學校後，學
生背景日益單一化。一百年前費牧憂心的狀況，如
今更雪上加霜。誠然，人的自信或 「尊重需要」在
馬斯洛金字塔（Maslow's Pyramid）上佔據了重要
一層；而年少氣盛，也自古皆然。可是 「過猶不及
」，如果這份自信調適欠佳，就有可能成為 「所知
障」：常人往往眼高手低，知易難行；聰明人更每
因自身能力卓越而滋生貢高我慢之心，被原本的知
識學問蒙蔽，產生先入為主的觀念，自以為是，繼
而反過來妨礙自己對於真、善、美的進一步追求。
尚未走出社會便貢高我慢，引起側目甚或是敵意，
於己於人都沒有好處。

費瑟士東牧師曾策劃將拔萃校園從侷促的港島
般咸道搬遷至寬敞的九龍大石鼓山，因而常被譽為
有遠見。而在我看來，費牧的遠見尤其體現於別樹
一格的教育理念。此後，受教於費牧的施玉麒校長
時常強調 「Eat the humble pie」，受教於施牧的黎
澤倫校長擬把校歌中 「Teach us delight in simple
things」一句設為校訓，受教於黎校長的鄭基恩校
長則說： 「我想如果你是運動員或武者，到了一定
的高度，人家會感覺其傲氣，但自己明白隨時會被
打下來，所以，最強的運動員和武者是最謙虛的。
撇開其他人的成見，我們的大哥哥在賽場上跟弟弟
的叮囑總離不開：承傳、謙虛、感恩，一定要感恩
整個過程。」這種謙沖自守的 「王道」精神，真可
謂代代相傳。基督宗教為了防止自高自大的心態，
往往會勸信徒把榮耀歸於上帝，常懷感恩。功成不
居，是以不去，這就是 「王道」。當拔萃的歷史邁
向第一百四十五年， 「捨霸道而行王道」仍然具有
強烈的現實意義：只有施行「王道」，學生作為個體
才能成為仁義之人，作為團隊才能成為仁義之師。

好
幾
十
年
來
，
我

一
直
愛
讀
魯
迅
的
《
從

百
草
園
到
三
味
書
屋
》

，
這
不
僅
是
那
篇
散
文

寫
得
好
，
更
主
要
是
關

於
百
草
園
的
幾
段
描
寫

，
總
引
起
我
對
我
家
屋

後
那
園
子
的
回
憶
。

以
前
，
在
我
家
屋
後
，
也
有
一
個
較
大

的
園
子
，
是
我
小
時
候
的
樂
園
，
雖
也
長
有

不
少
草
，
但
不
叫
百
草
園
。
因
麥
收
時
在
園

中
碾
出
一
塊
地
作
打
麥
場
，
所
以
都
管
屋
後

的
園
子
叫
場
園
。
園
的
左
右
與
鄰
家
的
場
園

相
挨
，
往
北
是
土
崖
，
崖
上
便
是
村
外
的
莊

稼
地
。
園
中
長
着
很
多
樹
，
有
蘋
果

、
桃
、
杏
、
李
、
柿
、
梨
、
棗
等
，

每
種
都
有
好
幾
樣
品
種
，
最
多
的
是

棗
樹
，
每
個
品
種
都
有
好
多
樹
，
連

崖
頭
也
長
了
不
少
小
棗
樹
。
還
有
桑

、
椿
、
槐
、
榆
、
楸
、
桐
等
許
多
非

果
木
類
。
高
高
低
低
，
一
片
綠
蔭
。

沒
有
魯
迅
所
說
的
油
蛉
、
斑
蝥
之
類

，
蟋
蟀
倒
是
有
的
，
更
多
的
是
各
種

鳥
兒
，
大
都
叫
不
上
名
字
，
唱
起
來

很
好
聽
，
比
那
一
聲
高
似
一
聲
的
蟬

鳴
要
動
聽
多
了
。
野
兔
也
經
常
光
顧

，
有
時
一
會
兒
竟
看
到
幾
隻
兔
子
跑

出
。
園
角
的
一
棵
大
椿
樹
上
，
有
幾

個
很
大
的
鳥
巢
，
總
引
起
我
無
限
的

好
奇
，
可
惜
很
高
，
從
不
敢
爬
上
去
。

那
園
子
對
我
最
具
誘
惑
力
的
，

當
然
是
從
夏
到
秋
都
有
各
種
鮮
果
吃

，
所
以
我
經
常
和
鄰
家
的
小
夥
伴
們

在
園
中
玩
。
那
時
候
園
中
各
種
果
子

從
不
賣
錢
，
全
是
分
送
親
友
和
鄰
里

的
，
所
以
小
孩
子
們
在
園
中
任
意
摘

吃
，
是
很
平
常
的
。
只
是
不
知
為
什

麼
，
我
們
卻
總
是
愛
摘
沒
熟
的
果
實

吃
，
不
好
吃
又
扔
了
。

小
魯
迅
被
送
進
了
三
味
書
屋
而

告
別
了
可
愛
的
百
草
園
，
我
上
了
學
後
，
那

園
子
卻
依
然
是
我
的
樂
園
。
園
北
的
崖
下
有

一
孔
窰
，
窰
門
口
還
有
樹
墩
和
磚
壘
的
台
，

我
放
學
回
來
總
愛
與
夥
伴
在
窰
口
做
作
業
。

有
時
就
放
下
作
業
去
玩
，
以
至
大
人
在
園
門

口
喊
吃
飯
時
，
作
業
還
沒
做
完
。

在
那
場
園
屬
於
我
的
歲
月
裡
，
沒
有
關

於
美
女
蛇
的
恐
懼
，
也
沒
記
得
見
過
怕
人
的

大
蛇
。
冬
天
的
雪
地
上
，
有
時
留
有
狐
狸
的

腳
印
。
有
一
次
，
不
知
是
真
的
，
還
是
哥
哥

嚇
唬
我
，
說
是
狼
的
腳
印
，
並
給
我
比
畫
狼

吃
小
孩
時
的
樣
子
，
使
我
好
幾
天
都
沒
敢
去

園
裡
玩
。
那
是
我
在
園
中
玩
耍
時
所
產
生
過

的
唯
一
的
恐
懼
，
但
並
沒
有
感
到
做
人
之
險

，
依
然
很
開
心
。

一
次
，
我
和
一
個
小
夥
伴
用
枝
條
編
了

個
小
籃
子
，
摘
了
好
幾
個
鮮
紅
的
蘋
果
，
我

們
叫
它
紅
果
，
攀
上
崖
去
，
提
到
野
外
。
最

先
碰
到
的
人
是
外
巷
一
個
大
個
子
，
在
割
苜

蓿
，
問
我
們
幹
什
麼
。
我
們
本
是
無
目
的
而

去
的
，
不
知
該
如
何
回
答
，
就
靈
機
一
動
說

：
賣
紅
果
。
那
人
說
讓
他
嘗
嘗
可
好
吃
，
竟

將
一
籃
子
全
嘗
完
了
，
說
很
好
吃
，
只
是
還

沒
吃
夠
。
我
們
就
返
回
去
再
摘
了
幾
個
，
他

吃
不
下
了
，
將
剩
的
幾
個
放
在
筐
子
裡
，
說

待
會
兒
再
吃
。
錢
麼
，
自
然
一
分
也
沒
賣
到

，
但
我
倆
卻
很
高
興
，
商
定
第
二
天
再
去
賣
。

那
年
圍
殲
麻
雀
，
我
們
那
幾
家

場
園
成
了
村
裡
的
主
戰
場
，
崖
頭
和

樹
上
站
了
許
多
人
，
一
直
喊
着
搖
棍

子
或
敲
銅
盆
，
於
是
就
有
飛
累
了
的

麻
雀
一
隻
隻
地
掉
下
來
，
讓
小
孩
子

看
了
，
很
驚
奇
大
人
的
手
段
。
可
惜

把
別
的
鳥
也
消
滅
了
不
少
。
鳥
類
的

記
性
大
概
很
壞
，
後
來
園
中
的
鳥
兒

又
很
多
，
還
像
以
前
一
樣
熱
鬧
。

總
之
，
我
家
那
場
園
，
雖
然
一

直
沒
有
一
個
正
經
名
字
，
但
比
魯
迅

家
那
百
草
園
要
有
趣
多
了
。

不
知
我
們
那
場
園
沒
同
土
地
一

起
入
社
，
是
後
來
才
入
的
，
還
是
已

入
社
了
而
作
為
自
留
地
歸
我
家
種
，

反
正
到
我
十
幾
歲
時
，
還
屬
我
家
管

理
，
所
以
一
直
是
我
的
樂
園
。
上
世

紀
六
十
年
代
初
，
樹
下
全
種
了
麥
子

，
麥
子
沒
長
好
，
果
子
也
長
不
好
了

，
我
很
不
高
興
，
大
人
說
不
種
麥
子

就
讓
我
餓
肚
子
。
那
時
村
裡
風
氣
也

不
如
以
前
了
，
竟
然
不
斷
有
人
到
園

中
偷
果
子
，
折
壞
樹
枝
，
麥
子
也
被

踐
踏
壞
許
多
，
我
們
家
只
好
砍
了
一

些
果
木
。
再
後
來
，
不
知
是
收
自
留

地
，
還
是
別
的
什
麼
原
因
，
總
之
那

園
子
不
再
屬
我
們
家
了
，
歸
了
生
產
隊
。
因

村
裡
人
口
不
斷
增
加
，
就
全
劃
作
了
院
基
。

不
但
我
失
去
了
樂
園
，
而
且
那
些
樹
一
下
子

砍
光
了
，
鳥
兒
們
也
失
去
了
家
園
。

感
謝
那
早
已
沒
了
的
園
子
，
給
我
留
下

了
永
遠
而
美
好
的
記
憶
。

如
今
在
城
裡
的
大
超
市
或
自
由
市
場
，

看
到
出
售
的
大
黃
梨
和
桃
杏
李
子
等
，
我
總

不
由
得
想
，
當
年
我
們
家
場
園
結
的
，
比
這

好
吃
多
了
。
真
的
，
我
家
場
園
的
各
種
水
果

，
曾
是
極
好
的
，
現
在
已
沒
有
那
樣
好
吃
的

水
果
了
。

浩然巾下國之妖 貝一中

四
合
院
與
單
元
樓

韓
振
遠 拔萃的􀎠霸道􀎡與􀎠王道􀎡

陳煒舜

我家􀎠百草園􀎡 馬斗全

承擔領導責任
諸葛亮是中國古代最著名的賢相，

他水平最高，本事極大，一輩子憂國憂
民，忠心耿耿，舉輕若重，事必躬親，
鞠躬盡瘁，死而後已。這樣的大人物是
不多見的。

在失街亭、空城計、斬馬謖之後，諸葛亮承認自己用人
不當，貽誤軍機，自請降三級，他為此事給蜀漢後主劉阿斗
打過一個報告，載於《三國志．蜀書》本傳及《華陽國志》
，略云：

臣明不知人，恤事多暗，《春秋》責帥，臣職是當。請
自貶三等，以督厥咎。

態度非常誠懇。犯了錯誤，文過飾非者有之，痛哭流涕
者有之，真心悔改者有之，自請降級或下台的也有之──不
過最後這種情形聽到的也真如鳳毛麟角。如果不是自己犯錯
誤，而是下級犯了錯誤，那麼至多不過承擔一個 「領導責任
」而已，而在通常情況下，這個所謂承擔跟不承擔也沒有多
少差別，不過說一句話而已；真正死心眼兒在那裡承擔的，
恐怕不太多，而像諸葛亮那樣自請降三級，少拿若干俸祿的
，好像就更少。諸葛亮之所以是諸葛亮而非流俗之輩者，正
在於此。

公開家庭財產
諸葛亮的清廉也絕對是一個了不起的榜樣。《三國志．

蜀書．諸葛亮傳》載：
初，亮自表後主曰： 「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

子弟衣食，自有餘饒。至於臣在外任，別無調度，隨身衣食
，悉仰於官，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內有
餘帛，外有贏財，以負陛下。」及卒，如其所言。

中國古代從來都不曾要求過官員公開財產，但清官還是
不少的；自然也有貪官甚至很大的貪官，一般都沒有好下場
。諸葛亮作為丞相，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最高之官，在年
輕而無能的後主在位之時，他實際上是國家的一把手， 「政
事無鉅細，咸決於亮」，他如果想弄點錢，簡直不費吹灰之
力，也不會有人說什麼，而他卻內無餘帛，外無贏財，兩袖
清風，一身正氣。

諸葛亮全是正能量。他沒有三妻四妾，更無紅顏外遇。
其妻黃氏據說外貌並不佳，年輕時就是個 「醜女」，而與諸
葛亮 「才堪相配」（詳見《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傳》注引
《襄陽記》），於是喜結良緣，過了一輩子。他們有一個兒
子諸葛瞻，非常優秀，後來為國犧牲了。

諸葛亮可以說近乎完人，單是他身居高位而終身清廉並
主動公開家庭財產一事，就着實令人敬佩仰慕。

諸葛亮二題 顧 農

文文史史
叢譚叢譚

文文化化
什錦什錦

自自
由由談談

人人生生
在線在線

HH KK
人與事人與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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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拔萃學生的出色課外活動成績與其
城中少見的校園環境不無關係


